
緒言（節錄） 
 
五、印度佛教的概況 
 
現在簡略講講印度佛教的大概情形。 
 
一般，印度佛教可分成幾個階段，這些階段都是思想上的發展，也是佛教型態的一

種實現。 
 
原始佛教：我們把佛陀時代的根本佛教及佛滅後的一百年間，僧團和合的時期，稱

作原始佛教，這是佛教最單純的一個面目。 
 
部派佛教：從上座部和大眾部開始分裂，稱部派佛教。它的分裂因素很多，一是思

想上的，有進取與保守兩種思想。另外還有地區關係、時代的發展及一些人為的需

要，所以有內、外在的因素。據說最後發展到二十個部派，但比較重要的還是上座

部裡的說一切有部，他們的特色是說一切都是有。 
 
上座部的論師很多，他們在歷史的傳承裡面，地位較受到肯定。而大眾部則是經師

較多，一般經師之名都不列入發展的過程裡，因為他們的經典和聖典都是結集出

來。後來大眾部重方便和度世，常出新的經典，而與上座部不同。此部派所發展出

的大乘佛教，在佛滅約五、六百年後，漸漸展示他們的力量；到龍樹菩薩出現，大

乘佛教的勢力更占了優勢。但大眾部所遺留下的資料極少，就形成後人對大眾部的

了解反而不多。另外，大眾部也分成好幾派，在考據他們方面較易遇到問題；上座

部則因較規律化、學術化，而較容易考據。 
 
大乘經典不只博大豐富，且極富藝術性，而部派佛教的經論則學術味道較濃。所

以，學大乘者要有藝術細胞，否則不懂欣賞，因為大乘的重點不單在哲學的思想，

更多在其精神。 
 
佛也是阿羅漢，在佛的十號中便有「應供」，即阿羅漢之意。但佛所證智慧和阿羅

漢弟子們在本質上雖一樣，量卻有差別。佛的量深，聲聞弟子的量淺，比如從門縫

或洞口看外面、從窗口或走出去看，所看的空間雖一樣，但範圍就有大小。聲聞有

如從小洞看，佛則如同在大門外看，虛空本質相同，量則有大小之分。 
 
在《般若經》中有個比喻：有三獸渡河，河流（在此指法流或法海）一樣，但渡時

的情況程度就有異。比如兔子浮在水面渡過，馬也一樣，但在岸的兩邊會碰到河

床；而大象則是截流而過，腳會碰到河床。即《般若經》對三乘─聲聞、緣覺和菩

薩，都用平等眼光看待，此為初期大乘佛教的觀念。發展到大乘佛教，對聲聞雖有

點貶低，但並沒有完全否定他們，甚至肯定他們的涅槃境界是究竟的。就如三獸都

過了河，故三乘都是究竟的。實際上，《般若經》是貫通大、小乘一部極重要的經

典。講到這裡，主要告訴大家：佛和阿羅漢的境界不一樣，最主要是阿羅漢修行時

間短，境界就淺；而佛要修三大阿僧祇劫。像阿羅漢，決心去修，三生到六十劫就

能證到。 
 



佛陀要強調大乘的重要時，常拿很多他過去世的故事，裡頭有寓言，有佛陀過去的

行持，主要是在其精神。我們都知道，佛陀有一世做太子時，一次走過山崖，看到

下面有隻母老虎很餓，身邊還有幾隻小老虎，母虎餓到要吃自己的小老虎時，太子

為救牠們母子而捨身跳下讓老虎吃。在我們來說，養虎為患，虎死去不是更好嗎？

太子養活牠們，不是會害人？但在菩薩的眼光裡，眾生是平等的。所謂﹁事事無

礙﹂的境界，就是眾生平等，那老虎的生命和人不是一樣嗎？緣起本性空，那老虎

活和人活還不是一樣？他那時的情況，最主要是眾生要死了，必須救活，這就是慈

悲精神！如果不明其根本精神所在，就會覺得好像有很多問題。 
 
所以，要了解佛陀的本生或寓言，還要去發揮他的那種精神。在他行菩薩道時，是

強調慈悲心中的無緣大慈和同體大悲，並不是叫我們也一定要這樣做（如救老

虎），而是要強調慈悲精神的重要，突出那難能可貴的行為。如老鷹餓了要吃鴿

子，佛陀就割自己的肉給老鷹吃，此精神所在，許多大乘佛教的經典都有，但我們

沒否定它的可行性，不可行性是因未達其程度之故。 
 
有許多行為是我們想像不到，那些達到某種層次的人所做的事，有時真的無法了

解。比方下棋，我們總喜歡和程度相等的朋友玩，否則對手棋藝高超，知道你會走

哪一步，攻得你兵敗如山倒。所以，日本把中國圍棋分成許多段級，同級者才能夠

比。這都是程度問題，比方布施，捐眼角膜很多人是做不到的，但我們要了解這些

是可能實踐的。在現今來說，還是先把握它的精神與理論所在，做不到的也不能就

此否定其精神、理論和價值。我們不能像佛以身餵虎、鷹，至少捐血總能做到吧？

如果死後器官還能用，就應捐出給別人用。這種精神的本質是一樣的，只是量有深

淺，也可看出大乘佛教所凸顯的精神。 
 
六、信願、悲與智，三者莫偏廢 
一般在實踐佛教的行持，入門有信願門、慈悲門和智慧門，即信行人、悲行人和智

行人三種。大乘佛教的精神就是要這三者統一、融合，同時提昇到最高的境界。這

三者須同等發展，但要完全做到確是不易。所以，我們常從經典裡發現到，某些經

典特別強調其中的一項或兩項，如讀《阿彌陀經》、《無量壽經》和《觀無量壽

經》，就發現其重點在強調信願─信行，一種信仰。不理阿彌陀佛是什麼樣子？西

方淨土有多遠？總之你要相信，好好地念佛，發願往生，死後總有效果。這完全建

立在信仰上，但過分地強調信願，很容易落入迷信，因沒有理論作基礎。 
 
其實淨土宗並不完全如此，它是有豐富的宗教哲學，比如淨土便有很多種淨土的分

類，說明阿彌陀佛的淨土是怎樣的一個淨土、往生時是怎樣往生、是否「帶業往

生」等淨土哲學。這種信仰有了理論作基礎，就會堅固了。如果淨土法門的宗旨是

念佛往生，這和天堂又有何分別？因此，從信願開始，尚需要智慧的理論來扶助，

而主要的還要有慈悲心，否則不能往生淨土，因此三者要統一。 
 
然而，一些經典都強調某一點。像《法華經》就講慈悲度世，《華嚴經》的重點在

菩薩的境界，也講到度世、信願、慈悲和智慧方面。般若系統經典的重點則放在智

慧，因﹁般若﹂就是智慧的意思。若喜誦《般若經》、《金剛經》和《心經》，而

能夠從中體會到佛法的人，一般較接近智行人，即重智慧的啟發。喜念佛的人則較



傾向信願行，念〈普賢十願〉的人也屬信願方面。在這信願裡沒忽略另一種因素，

就是慈悲。 
 
如《華嚴經》中的華嚴三聖，中間的毘盧遮那佛是釋迦牟尼佛的法身，一邊是普賢

菩薩，代表信願，也包含慈悲；另一邊是文殊菩薩，則代表智慧。二菩薩合起來就

是中間的毘盧遮那佛，也就是佛陀的境界了。但這也不是說文殊菩薩有智無悲，而

是其所表現的精神，是一種智慧的精神。普賢菩薩亦然，他所教的法門都屬信願

行，然在〈普賢行願品〉裡有個極重要的觀念，他說「眾生有盡，我願無窮」，這

大願就是由大悲心引發的。所以在《華嚴經》裡，他們兩位凸顯了佛陀完整的境

界。 
 
另一位重要的慈悲菩薩，就是觀世音菩薩。他發展到中國時是女身，而在印度卻是

大鬍子的男身，為什麼呢？因為女性比較容易發揮慈愛，比如母親在照顧孩子時，

為孩子做了許多犧牲，她那無條件與無私的精神，就顯現出菩薩慈愛眾生的精神

了。由此看來，每位菩薩都有其精神特色，如把眾菩薩的精神融合，就是佛了。當

然，菩薩都擁有信願、慈悲、智慧三者，否則就不能成就菩薩的境界了，只是他在

三者中比較著重某一點的發揮。所以，完整的大乘是信、智、悲三者俱有。 
 
在成就菩薩道和佛道時，是以大悲為根本，從大悲心發菩提心，再以智慧為方便，

才能提昇慈悲和菩提心而成就佛道。所以大乘佛教出現時，這些經典不斷湧現，裡

面都包含這三者，而在強調某一者時並沒有忽略另外兩者。《般若經》就是凸顯智

慧，比如《大品般若經》最後一品，講到一個菩薩要去親近一位善知識時，他那種

精神純粹就是信願行。經中一段講到魔要障礙他時，故意把講堂弄得很髒，又使水

都不見了。這位菩薩為了親近善知識，就割開身體的肉，拿血來洗淨講堂讓善知識

說法，這就是一種信願精神。以今天來看，血怎能把地洗淨呢？在他認為，只要能

把講堂洗淨就可不惜任何犧牲。所以，講智慧的般若經典也有信願行的現象。 
 
我們現在修行，顧得了慈悲和一點信願，可能智慧就不夠了；或修信願法門，智與

悲就不夠了。會如此，是因我們人的一種個性。若感情豐富的人，修信願或慈悲就

較易入手；比較理智的人，就要從智慧入門。所以，要接引人入佛門，就要看其是

重感情還是重理智？重理智的人較「冷」，可教導理性思想；重感情的人較

「熱」，則要教一些信願方面的法。而慈悲亦屬感情。 
 
一般信願行的人會想要佛菩薩的力量加持，有他力的觀念，這些求感應者多對自己

沒有信心，自覺力量不夠。那些慈悲心特重的人，講到幫助別人就很喜歡，但這須

有智慧，否則幫人不成反害人，我們叫「幫忙」─愈幫愈忙。如果是智慧行方面的

人就比較理智，什麼都要講證據，對宗教的情操不夠，這樣學佛不夠完整。雖會得

到某些好處，比如在哲學方面得些受用，但真正的受用就不易得到。因為許多修行

和運用的法門，真的要用信願、信心去接受，若能把信心建立在理智上就較完整

了。 
 
因此在修學時，對自己要了解，屬於哪方面就不妨把注意力放在那邊，只是不要忘

記其他方面，否則天天拜佛、念佛，卻不知為什麼要拜？要念？有的說梵唄和儀式



很好，但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什麼要念經呢？求感應或佛菩薩保佑？有的天天念卻

不懂得其內容，即使懂得一點也很危險，如瞎子摸象，故要完全懂。有的把經文背

起來，拿來嚇人，說幾句便「《金剛經》說」、「《華嚴經》第某某卷說」。背誦

雖好，但要消化、體會它，而使經念得有意義、有價值。所以，行持信願行若有理

論智慧在內，這種信仰就會堅固，這是佛教裡很好的法門。但要知道為何要往生西

方、怎樣往生、往生後又怎樣都要搞清楚，否則念個什麼呢？  
 
在我們進入佛門時，當然不可能一下三者都包含，但要慢慢從自己比較能運用的其

一，把另兩者合在一起。喜歡研究佛法的人，莫忘了信願法門和發菩提心也很重

要，因智慧入門的人很容易落入小乘性格，看看一些知識分子，多先為個人著想，

只要自己活得好就夠了。大乘佛教裡，悲心是最重要的，悲行的人行菩薩道很熱

心，常行利他，但智慧不夠的話，會變成濫情，這就叫作敗壞菩薩。修信願（感

情）的人，最終要歸到理智去，否則其層次提昇不起來，故需要悲智的扶助。 
 
學佛不要一開始就一門深入，這是我常強調的。比如一開始就說「我是修禪的」，

結果就「慘」，這些人把自己先封閉起來，都不是大乘佛教的正常道。正常道是要

信願、慈悲及智慧平衡發展，不能偏廢。如要運用某法門或某宗派，之前先要能夠

涵蓋整個佛教的基本概念，從這完整的認識，才再往某方面作較深入的理解。因為

有了基礎，當作較深入的理解或修持時，便不會忽略其他。如果從那兒又得到受

用，就能夠開拓另外一個境界出來。 
 
我們可翻看每一位開宗立派的祖師著作，哪一個不是涵蓋整個佛教的思想與系統？

如印度的龍樹、無著和世親；中國的智者大師、賢首大師都是，他們都成為一代宗

師。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可成為宗師，但至少我們學佛要用比較完整的眼光去看。像

《佛法概論》和《成佛之道》這一類的佛書，它們的涵蓋性就廣，如能把它們好好

看完，對佛法就會有相當全面的認識，但這種認識是鳥瞰式的。 
 
所謂鳥瞰式，是從高處看下，不是很清楚、很深入，但相當的完整和全面；有了全

盤的認識，要往某方面深入時，就不會忽略緣起的道理。每個個體都必然與其他相

關聯，但仍然都有它的獨特性。我們現在修習某一個法門，也可以與其他法門貫

通。在深入某個法門時，因之前已涵蓋全部，就能用正確眼光來看世間和學種種法

門；而在看一件事情時，也才會用多個角度去了解。所以學佛要得到受用的話，就

要以這樣的理解去涵蓋。 
 
我們都知道，大乘佛教的經典很多，每部都有它的特色及所要強調的，若能把這些

經典看完是最理想。若無法，至少華嚴系統的《華嚴經》、法華系統的《法華

經》；般若系統的《心經》、《金剛經》、《大品般若經》、《小品般若經》，或

和《般若經》有關係的如《維摩經》等，都能看過。若唯識系統、真常唯心也知

道，當然更理想；若辦不到，也要知道這些經典的精神與特色在哪裡？那些深入研

究而有所體會的人，他多少就領略到這些經典的特色、法門的作用和它所能感化的



眾生是哪一些等。我們如果有辦法深入，能夠把所有的經論看過一遍，乃至從原典

上去體會，那是最理想，不然也要從多方面去涵蓋佛法。 
 
印順法師在這方面就做了一些工作，有很多著作，比如《妙雲集》上編就是經論的

講記，裡面就有大乘佛教的三個系統：性空、唯識與唯心系統，經和論都有。他講

解這些經論，最主要是要把它們的精神和中心思想凸顯出來。假如沒有機會閱讀原

典，至少都要把這些閱讀一下，那就會了解大乘佛教的三系。另外印順法師也說

過，我們進入佛門或者修學菩薩道，要有所謂的「信願、慈悲、智慧」，所以在學

佛方面有學佛三要，三個要門，若沒有把握這個方法就可能形成本末倒置的現象。

像前面說過的吃素問題，為了吃素和父母爭吵。它本是好事，可培養慈悲心，亦是

信願法門，但沒有理智來引導就出了問題。 
 
在印順導師的著作裡，這些法門的運用，他都剖析得很清楚。我們在修學的時候要

注意，如果把佛教當學術來研究，對身心氣質的改變與解脫是幫助不大的，最多拿

到佛學博士學位。那當了博士有用嗎？有，至少是個博士，但對自心有用嗎？這就

要看他是否能真正地運用？日本有很多學者，都真的從佛法中得到很多受用，並在

生活中實踐。 
 
很多博士進入宗派設立的學校服務，在信仰裡面有了佛教的基礎；有些是在研究

後，受到佛學思想的熏陶而改變自己。所以在理智、學術方面，還是可以得到受

用。如果當學問來研究，像研究物理學；或讀這個學位只是為了當大學教授及生活

有著落，那就離佛法甚遠了。所以，大乘三個要門怎樣去發揮、怎樣平均發展，都

要了解。即使做不到，可以偏重，但絕不可偏廢！  
 
般若系統的經典重視智慧，但法門行持中也沒有忽略其他。行持任何法門，若無智

慧的引導就容易走偏差。所以，在修行時要有智慧與正見的引導。但要修智慧也不

容易，需要一段時間，所謂「多聞熏習」，從中得到理智判斷力。通過佛法的認

識，先把自己的胸懷放大，從多方面、多角度去了解佛法，才容易掌握到中心點。

現在學佛的人多，但真正掌握到中心點的並不多。因此，有人學佛一段時間後，信

心還建立不起來或者頭腦還亂糟糟，而佛法的知識道理懂很多，就是差一條線把它

貫通。 
 
《心經》的智慧是非常高的，如能從中體會到智慧則受用不淺。現在只是以文字和

你們講講，真正的智慧還是要大家去體會。你了解以後，怎樣運用它，這才是比較

完整和究竟的。 


